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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
扫码关注，快捷投稿

《中华文化复兴十二讲》
郭继承 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本书讲述了从商
到清的政治兴衰重要
节点，解读历史上的重
大事件、鲜为人知的历
史趣闻或者人物，呈现
历史的原貌。不误导、
不戏说，让历史发出真
实的声音。在历史的
棋谱里，看中国人在应
对时代挑战时的成败
得失与经验教训，学习
历史智慧。

《历史的棋局》
《国家人文历史》编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本书分析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
价值，将对近代以来中
华文化的思考和探索
放在人类文明的大视
野中，不仅回应了新时
代中华文化如何建构
的问题，还对人类社会
向何处去进行了思考。

《考古中国：玉成中国一万年》
叶舒宪著
中信出版集团 本书是一本以玉文化

遗址及典型玉器呈现中国
万年玉文化的通识读本。
书中介绍了查海、红山、仰
韶、凌家滩、良渚、龙山、殷
墟、三星堆等 30 余处史前
及夏商时期的遗址，以及上
述遗址所出典型玉器的造
型、工艺、用途等。编者以

“玉成中国”的独到观点统
领全书，呈现了万年来玉文
化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
明的历程。

本书列举了经由丝
绸之路传入我国的 161
种食材，考察了其历史
起源、传入时间和路径、
接受程度以及在现今餐
饮业中的使用方式。在
呈现大量文献和资料的
基础上，辅以作者在餐
饮工作中的逸闻趣事、
各地特色美食介绍以及
精美的植物手绘图，为
读者呈现了饱满立体的
美食形象。

《丝路食语》
徐龙 著
商务印书馆

《掌上花园》是作家王国华的新书，是一本
把深圳的公园、小区、珠江口、海岸等处二百
多种花草树木，用文学的手法写就的有别于
科普类植物著作的散文集。作者亲历了书中
每一种花，闻过、听过、抚摸过，除了部分有毒
的花儿，大部分也尝过。正如作者在序言中
说：“我笔下的这些花，每一种至少要亲眼看
见两次。每次对视不少于五分钟。如此，我
才能听到它跟我说什么，才知道自己该怎样
介绍它。”

看着这本书里的花花世界，我不由得想起
妻子几年前从湖南怀化娘家的山上带回几株
种在乡下的野兰花。它们长得并不旺盛，我
一直以为是水土不服的问题，看了《掌上花
园》才知道花草是可以乾坤大挪移的。东北
的花草来到南海之滨的深圳也可以郁郁葱
葱，前提条件要它们服从你，想来我家里那几
株野兰花还在抗争之中。

《掌上花园》让我想到一些无解的问题：
深圳有多少种花？事实上已成热带气候的广
东有多少种花？中国乃至全球有多少种花？
地球村上的花儿种类肯定比民族的数量还
多，但在人类面前，它们只能成为绿叶，人类
才是红花。

在王国华的文字下，花草树木是有灵性
的。

书中写道，一棵十几米高的蒲桃树能撑得
住静，挡得住各种意外；能温柔地搂抱树底下
人们的开心和伤心；能让坏人远遁，令好人安
泰。

如果蒲桃树是“强”的象征，那兰花草则
是“柔”的代表。歌曲《兰花草》能成为经典，
我想是因为创作者了解兰花草婉约的性情，
一句“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能让人一下
子心疼起它们。王国华写道，“兰花草不敢抢
传统花朵的风头，它们选择了蓝色”。害羞的
兰花草本来只想呆在深山，无奈被移栽到都
市的路边，被墙头和树木上的花朵俯视着，被
指指点点。即使不爱此方水土，但也无可奈
何，兰花草能抗争的只是随便开一朵花，算是
意思一下。

和兰花草性情相近的是蟛蜞菊，这是深圳
最常见的植物之一。因人们习惯仰头看花，
很少有人低头凝视蟛蜞菊，反而让它们有了
充分发挥的空间。蟛蜞菊匍匐于地，大片大
片地，悄悄地填满各种花朵和树木之间的空
隙，甘于成为“绿叶”。

在书中，植物界的亲情可以发生在不同种
植物之间，比如鸡蛋花和琴叶珊瑚就是一对
母女。高处的鸡蛋花领着低处的琴叶珊瑚，
风来的时候，女儿作势要跑，妈妈在后面追；
风停了，她们都站着，互相看着。年轻的妈妈
鸡蛋花心里想，如果在女儿琴叶珊瑚的头上

扎个小辫儿，那就更好看了。
就如人类社会并不完美一样，植物世界也

有“坏花坏草”。在植物界大杀四方的薇甘
菊，“上至七八米高的榕树，下到满身是刺的
灌木，更不用提那些柔嫩的海棠与凤仙花，薇
甘菊爬到谁的身上必死无疑。”书中写道它是
一头闯进陶瓷店的公牛，所到之处，哀鸿遍
野，但也有极其幸运的，比如秤星树。在薇甘
菊的围攻之下，秤星树不是没死，而是还没来
得及死，它熬赢了没有逃过生命规律的薇甘
菊，后者死了，前者还活着。惊魂过后，作者
认为吓傻了的秤星树会怜悯那些已枯萎的勒
杜鹃、桂花树和白玉兰，而不是庆幸它自己还
活着。

《掌上花园》这本书尽管不是科普类书
籍，但也能从中获得很多植物界的知识。比
如海边的红树林，我一直以为红树是一种树，
看了书本才知道原来红树是总称，砍伐之后
因氧化变红而得名，又细分若干种，包括秋茄
树、无瓣海桑等等。

书中还可以了解到花草的迁徙。穗花原
本生于北方，爱在北方广袤的大地行走、繁
衍，一代又一代，却被无所不能的人类栽培者
强力介入迁移至南方。在抗议无效的情况
下，穗花只能随波逐流，随遇而安，为人类开
花。适者生存的法则在植物界也适用。

《掌上花园》用小品文的形式写就各种
花，短的如写“蝎尾蕉”才二百来字，每一篇都
含着小哲理。品读该书，不同的读者会有不
同的收获。譬如看到“五爪金龙下面铺着一
层枯干的藤蔓……新生者腾跃其上”这些，我
会想到“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为你负重前
行”。

植物界也有励志故事。单看“风雨兰”这
个名字，就给人一种沧桑感了。对身处深圳
的植物而言，每一次台风都是一场劫后余生
的洗礼。台风过后，风雨兰的胳膊还健在，气
场也没散。当别的植物被台风吹得横七竖八
时，我们总能听到风雨兰吹着口哨。最鼓舞
人心的，是它们的花儿在风雨后开得最好。

人的成长跟环境有关，植物的生长也一
样。在深圳弘法寺光明殿旁边，那枝小叶紫
薇明显比其他地方的同类更肃穆、更沉静。
它每天被虔诚的氛围淹没，听着悠扬的音乐，
听着英语讲解经卷的广播。佛光普照之下的
小叶紫薇已与众不同。

《诗经》有记载的“蓼”草，在深圳众多的
湖水岸边随处可见，花草是有历史的。两千
多年前就有的植物，它们是怎样传承下来
的？或许，它们的坚强来自于千百年来对人
类多灾多难的见怪不怪，所以未至于灭绝。

花，乃人人皆爱之物。看完《掌上花园》，
手上、眼里、心中都带着花香了。

假如花草树木是一个具灵性的世界
——王国华新书《掌上花园》里的花草世界

陈履生新作《中国绘画源流》，从远古到
现代，从流派到思潮，从千古大家到传世名
作，于中国绘画的历史长河中溯流追源，勾勒
出一幅中国绘画史全景图。

远古的彩绘陶器告诉我们先民有着怎样
的审美风尚？春秋战国的漆器纹饰留下了什
么样的审美密码？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记
录了古人的哪些生活日常、生死观念？知名
艺术史学者、博物馆人陈履生从浩瀚的史料
中进行精简和取舍，用 20 万字不到 300 页篇
幅写就了这部中国美术通识读本。从史前到
现代，他逐一讲述了中国绘画各个时期的绘
画风格和代表性艺术家，王维、宋徽宗、赵孟

頫、石涛……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及其作品
带出了一连串千古传承的艺术故事，中国美
术源远流长、丰盛多姿的历史也由此铺陈开
来。

绘画之于历史有何价值？如何看待博物
馆中的艺术作品？从远古的彩绘陶器，春秋
战国的漆器纹饰，到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
从错彩镂金的宫廷仕女画，再到芙蓉出水的
水墨山水画，作者带领我们透过一件件具体
的历史文物，跳出绘画作品本身，去领略中华
民族传承几千年的审美语言，体味中国人自
远古至现代以来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创造力。

（孙珺）

从千古大家到传世名作
勾勒中国绘画史全景图

■ 冯毅


